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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北疆边关，冰封雪裹、松林静

默，一阵冷风将积雪刮起，瞬间一片苍

茫。边防线上，三角山哨所的巡逻小队

正艰难地在雪地中跋涉，刚刚还很深的

脚印转瞬便被风雪抹平。

一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二级上士刘

磊，冷风已将他的脸吹得通红，但专注

的神采，依旧在他的眼眸里闪烁。12 年

戍边生涯，管段内的一草一木都已刻印

在刘磊脑海里。像往常一样，刘磊不断

观察着四周的一切。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一次他的眼中充满不舍。送了十几

年老兵的他，今年即将成为退伍老兵中

的一员。

“大家跟上啊！注意脚下，当心雪窝

子！”刘磊一边提醒身后的新兵罗炜松，

一边在前面蹚雪。风越刮越大，仿佛要

把往日的回忆吹散；雪越积越厚，仿佛要

将千里边关的离别情深深掩藏。途经管

段界碑处时，刘磊组织大家原地休息。

他靠着一块大石坐下，打开随身携带多

年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巡逻

沿途的道路、沟壑、岔路……

脱掉手套，快速做好标注后，刘磊缓

缓合上笔记本。他用手反复抚摸着早已

泛黄发皱的封皮，随后不舍地递给身后

的罗炜松。

那年冬天，还是新兵的刘磊照例参

加巡逻执勤任务。领队是一名快要退伍

的老班长。出发时艳阳高照，没多久，天

空便飘起雪花，在队伍巡逻至地形险峻

的月亮山时，风雪吹得大家睁不开眼。

“是白毛风！大家低下头，跟紧队伍，千

万不要掉队！”带队的老班长大声提醒

着，声音却被寒风吞没。还是新兵的刘

磊不禁有些紧张，身边到处都是白茫茫

一片，感觉危险似乎就在眼前。他抓着

班长的衣襟，踩着班长的脚印，一步也不

敢停歇。陡峭的山坡上铺满了积雪。在

老班长的带领下，官兵手拉手艰难向上

攀爬，回到连队时已是傍晚。

“ 班 长 ，幸 亏 有 你 ，你 真 是 太 厉 害

了。”回到连队后，刘磊向班长竖起了大

拇指，而即将退伍的班长将这个笔记本

交给了刘磊。之后的每次巡逻，刘磊都

会揣上这个笔记本，将巡逻途中遇到的

相关情况一一记录下来。多年来，刘磊

累计巡逻千余公里，处置各类突发险情

20 余次。

坐在雪地中的刘磊，仿佛又一次回

到了 10 多年前。这本记载着戍边岁月

的笔记越来越厚。如今的他，早已从当

初躲在班长身后的新兵，成长为班内战

友的“主心骨”。

风雪渐停，云散日出，一缕阳光透过

厚厚的云层直射下来。被冰雪映射的界

碑，闪烁着庄严的光芒，界碑上“中国”二

字是那样耀眼。刘磊深情地抚摸界碑，

眼角的泪水沿着脸颊缓缓滑下，滴落在

熟悉的边防线上。

二

“老婆，过几天我就回去了。”暮色降

临，落日的余晖洒落在刘磊肩头，他给妻

子赵营营发了条信息。2017 年，刘磊与

赵营营相识，爱情的种子在他们初见的

那一天悄然种下。

几年前的春节，由于任务需要，原本

打算休假举办婚礼的刘磊，不得不将婚

期推迟，留在哨所过年。那天，心怀愧疚

的刘磊情绪低落。连队指导员看出了他

的心事，带着他来到哨所的“相思树”下。

1984 年初夏的一天，时任三角山边

防连连长的李相恩在带队巡逻途中突

遇山洪。为了营救战友，他不幸被湍急

的河水卷走，年仅 29 岁。妻子郭凤荣闻

讯，抱着儿子匆匆赶到哨所。她在丈夫

牺牲的哈拉哈河边，等了三天三夜……

第二年春天，郭凤荣在哨所旁，眼含热

泪栽下了一棵樟子松，陪伴长眠于此的

爱 人 ，官 兵 给 它 起 名“ 相 思 树 ”。 这 棵

“相思树”，承载着一位军嫂对丈夫的深

情，更承载着一位戍边军人对责任和使

命的执着。

指导员的讲述让刘磊听得入神，老

连长的事迹更令他落泪。三角山顶的

“相思树”下，刘磊再一次拨通了远方妻

子的电话。

“大雁大雁飞过三角山，带去对边防

哨所的思念；大雁大雁飞过哈拉哈河，带

去对边防亲人的挂牵……”电话中，情到

深处的两人断断续续地唱起了那首《哨

所的相思树》。

几 个 月 后 ，休 假 回 家 举 办 婚 礼 的

刘 磊 给 妻 子 带 回 了 一 捧 驻 地 的 泥 土 ，

用边防军人特有的浪漫向她表达心中

的思念。

如今，哨所旁的“相思树”依旧傲然

挺立，如同哨兵一般屹立北疆边陲。

三

战马的嘶鸣刺破边关宁静的清晨，

仿佛军马也已经感受到了离别的气息。

“驾！”伴随着凛冽的寒风，刘磊骑

着军马“乘风”奔腾在茫茫雪原，在北疆

的晨光中划出一道弧线。马蹄卷起的

阵阵雪花飘落在刘磊的面颊。随着视

线前移，刘磊的思绪回到了他们第一次

搭档的冬天。

那天刚下过大雪，刘磊第一次参加

骑马巡逻任务。3 个多月的军马骑乘训

练让刘磊信心满满。由于巡逻路面积

雪 较 深 ，在 刘 磊 骑 马 巡 逻 至 一 个 下 坡

时，军马前蹄突然踩空，刘磊从马背上

重重摔落。这一瞬间，军马“乘风”仿佛

知道自己的战友遇到了危险。只见“乘

风”刚从沟里站起来便立刻跑到刘磊身

边，奋力用头将他推起。刘磊的手套被

巨大的惯性甩丢，双手被冻得通红，“乘

风”低下头，轻轻地舔着他的双手。在

其他战友的帮助下，刘磊安然无恙地返

回连队。这次意外让刘磊的内心深受

触 动 ，他 相 信 军 马 也 有 灵 性 。 从 那 以

后，刘磊对“乘风”更加爱护，他经常去

马厩给“乘风”喂草料、梳理毛发，无论

他走到哪里，兜里总是装着一把“乘风”

爱吃的玉米面。

回忆着过往，刘磊跳下军马。凛冽

的寒风中，他最后一次为“乘风”梳理毛

发。他不舍地抚摸着“乘风”的头，与它

一起分享军旅生涯中最后的时光，轻声

告别这位“无言”的战友。12 年的时光

让刘磊从一名懵懵懂懂的新兵，成长为

素质过硬的连队骨干，而“乘风”也在慢

慢老去。

“我走了，你在这儿要好好听话，有机

会我一定回来看你。”

“ 送 战 友 ，踏 征 程 ，默 默 无 语 两 眼

泪……”歌声萦绕在连队上空，也回荡

在 刘 磊 心 头 。 登 上 了 返 乡 的 客 车 ，熟

悉 的 营 房 、亲 爱 的 战 友 在 刘 磊 视 野 中

渐 行 渐 远 …… 那 是 他 的 青 春 ，他 驻 守

的边关，他热爱的三角山。

真情留在三角山
■向 勇 龙喜涛

那个夏天，因炮火硝烟的熏烤显得

格外炽热，山坡树木的叶子都枯萎了。

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战士们汗流如雨，斗

志昂扬，冒着枪林弹雨突破临津江，与

敌军作战。

我所在的第 64 军前线救护所，紧

随一线部队，执行战地抢救伤员的保障

任务。

在集结地，救护所组织了一个由护

士芦小花任组长的后送组，组里成员有

老张等 4 名担架员、陈长富和我两个卫

生员。老张 30 多岁，是个高大的东北

汉子，平时爱说话，参加过辽沈战役。

他担忧地说：“上火线、救伤员、抬担架，

小芦一个小姑娘能行吗？”我说：“你可

别小瞧芦姐，虽然只比我大 3 岁，但她

1949 年就随部队进入大西北，解放了我

的家乡关中。那时候她就在火线抢救

伤员了。”小陈也附和着说：“这几天芦

姐给我们这些新兵卫生员教战伤救护，

止血、包扎、固定、搬运，可专业了。”说

话间，芦小花走出防空洞。

芦小花说：“别开玩笑了，现在检查

一下你们带的东西。”我急忙翻开十字

包，她一脸严肃地说：“怎么只有一条止

血带？三角巾急救包也少一个，快去补

齐。”她又检查了担架员带的炒面袋：“每

人多带一份，给伤员准备。”老张悄悄竖

起了大拇指：“这丫头，工作认真，有干

劲，好样的。”

夜幕即将降临，通信员小刘传来所

里的出发通知。我们背起救护器材，挎

上炒面袋、水壶，踏上征程。

送走夕阳，山间的树木悄悄收回影

子，树梢筛露几颗闪烁的星星，脚下砾

石嘎吱作响，前方不时传来的爆炸声，

陪伴我们迎接黎明。

当我们爬过又一座山岭时，只见大

雾茫茫的右前方横着一条望不到头的

银色“飘带”。队伍前头传来消息，到临

津江了。

我前面的芦小花传来加快速度的命

令，我们要趁天大亮前过江。这时，大家

三步并成两步走，很快来到江畔。只见

江水拍岸，一座简易桥梁已被敌机炸断，

只有几根桥桩挺立着。通信员小刘跑

来，传达蹚水过江的命令。芦小花立刻

询问大伙会不会水，又叮嘱我们在湍流

的江水中一定要把救护器材携带好，防

止被江水浸湿。然后她卷起裤腿，把器

材顶在头上，率先入水。她一手扶着器

材，一手摆动着划水，轻飘飘地浮动在江

水中，像一朵绽放在水中的花。

当我们到江心时，敌机突然呼啸而

至，在江面上空盘旋，扔下重磅炸弹，激

起 冲 天 的 水 柱 。 芦 小 花 喊 着 ：“ 不 要

慌！加快步子过江。”没想到，我快步移

动时迈入一个漩涡，江水灌进我的口鼻

中。芦小花见状，一把抓住我的衣服，

我这才没有沉下去。

上岸后我们才知道，活泼的通信员

小刘，在刚才的轰炸中牺牲了。在这块

土地上，每前进一步都是那样的艰难、

那样的沉重。

过江后，不断有伤员转运过来。这

天，第 568 团卫生队调剂员姜华林护送

来 13 名伤员。他介绍完伤情后告诉我

们，前线已完成第一阶段歼敌任务，很

快要回撤到临津江北岸，转入第二阶段

防御战，我们需要尽快送伤员过江。

芦小花感到任务紧迫，开始根据伤

情的轻重，组织护送伤员。她安排小陈

护送能走路的伤员涉水过江，几名重伤

员用担架抬着。我们检查伤员时，发现

一名小战士伤情比较重，准备先用担架

送他过江，小战士却说：“先送芦排长，

他带领我们打退敌人反击时负伤，伤得

很重。”

芦 小 花 忽 然 紧 张 起 来 ，她 急 切 地

问：“芦排长叫啥名字？”小战士指着远

处的一个伤员说：“芦大宝。”

听到这个名字，芦小花忍不住泪流

满面。她顺着小战士手指的方向跑到

芦排长面前。“哥！你也负伤了啊！”芦

排长因头部重伤，三角巾包着面部无法

看清，但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哥哥。

芦排长问：“你不是在宝鸡留守处

吗 ？”“ 我 待 不 住 啊 ，我 想 同 你 一 起 战

斗。”芦小花一边说着，一边打开哥哥头

上紧包的三角巾查看伤口。血肉模糊

的创面，让她心悸手颤。她拿着镊子轻

轻地用盐水棉球清洗伤口，小心翼翼把

面部伤口的脓血清理干净后，换上新的

纱布包扎好。她说：“哥，你伤得这么

重，得尽快送你过江。”芦排长却摇摇头

说：“小花，快些送我的战友，小刘是用

手雷炸敌坦克时负的伤。小姜不仅腿

有伤，护送我们时，他怕伤员吃野菜、草

根中毒，给伤员吃之前自己先尝是否有

毒，结果几次尝得鼻口冒血。他身体太

虚弱了，快送他们吧。”

过江护送伤员，为防止江水浸湿伤

口，需抬高担架。江水汹涌，波浪席卷，

在江心深水区，我们奋力举高伤员的担

架。我看到芦小花额头水滴不停地往

下淌，分不清是江水还是汗水，湿润了

她红彤彤的面容。我问她：“芦姐，你能

撑得住吗？”她坚定地说：“能。”

好不容易到达对岸，一阵巨大的轰

鸣声由远及近。敌机俯冲江面进行扫

射和投弹，爆炸声不断。刚放下担架，

芦小花立马扑到伤员小姜的身上。敌

机飞远后，只见芦小花头部已满是鲜

血。血滴在地上，染红了一片碧绿的草

枝。我急忙冲过去，剪掉她伤口周围的

头发，用三角巾包扎住伤口。

小姜感激地说：“芦护士，谢谢你舍

身救我。”芦小花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你不也救了那么多伤员嘛。”

我们很快把伤员移交给江北接收

站。准备返回时，我让芦小花也留下，

她却焦急地说：“不，我还要接哥哥呢，

咱们快过江吧。”

临津江水依然咆哮着奔流，丝毫没

有因为我们的焦急而减少阻力。芦小

花头上洁白的绷带已被鲜血浸染，在阳

光的照射下，更像一片在水中漂流的红

色花瓣。

当我们来到南岸，急不可待地寻觅

芦排长时，才发现这里已被敌机轰炸得

一片狼藉。

深深的弹坑周围被燃烧成一片焦

土。树木被烧焦，残留的树桩竖立着，

有 的 冒 着 黑 烟 ，全 然 没 有 了 人 的 踪

迹。我们被这情景惊呆，芦姐难以自

控，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哥！你在

哪？”这呼唤与临津江的涛声共鸣，回

荡在峡谷里。

一向坚强的芦小花，泪已泉涌，趔

趄的身子将要瘫倒时，我立即扶住她，安

慰地说：“芦姐，别太难过了，大宝哥是英

雄，他为捍卫临津江这块土地奉献了一

切。”芦小花含泪哽咽地对我说：“我父母

抗日时，在白洋淀打游击，牺牲了。哥

哥是我最后的亲人……”

这时，我忽然看到从江北飞来一只

白鸟。它不惧隆隆炮声，在低空悠悠盘

旋，一会儿俯冲江面，一会儿直上蓝天。

它敏捷地扑向漂流的花瓣，衔起一个小

花瓣，又向江面飞去。在一旁的老张说：

“这兴许是来自祖国的一只信鸟，同我们

一起悼念临津江畔壮烈牺牲的勇士。”

临
津
江
漂
流
的
花
瓣

■
侯
炳
茂

第一缕晨光越过远处连绵的山峰，

照亮了皑皑积雪，将希望洒向大地时，

几架战机已经逐一升空了。

外场一派忙碌的景象，一辆辆保障

车辆疾驰而过，升空的战机发出阵阵轰

鸣。这些声音像某种特殊的号角，激励

着守在战位上的官兵奋斗冲锋。

军营元旦意味着跨过旧岁迎来新

年；意味着军旅岁月翻开新的一篇；意

味着与并肩战斗的伙伴展开新的故事；

意味着又多了一次“一家不圆万家圆”

的体验。

每年的元旦都是如此，有人驾驶战

机翱翔在万米高空，向壮美河山道声

“元旦快乐”。也有人正操纵着设备，等

候替他们向天空问好、向山河致敬的战

友归来。虽然大家的视野相隔很远，但

同在一片蓝天下，守护着同一个信念。

而炊事班的战友，此时正在锅碗瓢盆、

柴米油盐中挥动着手臂，为了晚上的聚

餐忙碌。

等到了聚餐的时间点，队伍尚未走

入食堂，官兵已经嗅到了火锅的香气。

阵阵升腾的白色热气之中，每个人的脸

上都洋溢着笑容。

大家举起手中的饮料，边碰杯边说

着自己的新年愿望和期待。

老兵们都很有默契地关心着新兵，

一会儿问口味能不能吃习惯，一会儿又

将肉夹到他们的碗里，生怕谁因不好意

思夹菜而饿肚子。大家没有工作时的

严肃，彼此间就像家人一般。

身边的中士，匆匆吃了几口，便开

始往他手中的保温盒里装饭菜。很快，

中士拎着装满的保温饭盒，大步走出食

堂，给值班室的战友送饭去了。

一年一度的会餐，总有些人不得不

缺席，坚守在值班室的战位。

“其实，下连之前我挺担心的。”饭

桌上，那个一向寡言少语的新兵眼眶有

些湿润、鼻尖红红的，嘴角却绽开笑容。

桌上的众人不约而同地望向她。

老班长抽了张纸巾递给她，关切地问

道：“怎么啦？”

新兵笑着说：“我太感动了，我一直

担心自己不能适应连队生活，怕给老兵

带来麻烦，没想到大家这么关心我，不

像是新兵和老兵，倒像是家里的兄弟姐

妹。”

战友们知道，她这是想家了。

排长对她说：“我第一次一个人在

外面过节的时候，身边没有朋友亲人相

伴，也觉得很孤独。可后来我发现，军

营就是另一个大家庭。战友之间既有

合作的互帮互助，又有相聚的热闹与陪

伴，我们在这里成长为更优秀的自己。

在连队里过节，也是一种特别的人生体

验。”

女兵抬头望向战友们，那张年轻的

脸上涌起了一股炽热的力量，她坚定地

点点头……

回想起元旦的记忆，让我对崭新的

一年充满期待。

傍晚时分，一架架战机依次降落。

我不禁想，驾驶战机翱翔在蓝天下的飞

行员们，会有怎样的新年愿望呢？看着

机翼掠过山川、江海、城镇、乡野时，会

不会心潮澎湃，远望故乡的方向呢？

天空是那样蓝，纯粹得没有一丝杂

质。在战位上酝酿的新年愿望，也可以

如蓝天那般纯粹。于是，我望着蓝天许

愿，愿新的一年，托举每一架次战机平

安起落。

在蓝天下
■徐瑞滢戍边石

■葛 逊

冰雪吹打，风暴雕刻

忠诚的石头唱着歌

高原上坚硬的戍边石

不惧严寒也不畏寂寞

边关如家

亲切的呼唤成了歌

冰川下朴实的戍边石

值守晨昏也历经苦乐

一块戍边石

坚守在喀喇昆仑山冰雪哨所

石头是有信仰的士兵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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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起义
■韩中州

稻菽熟了

麦子黄了

秋水收尽长天的光焰

霹雳一声暴动

长缨刺破愁云

锋利的镰刀

沉重的铁锤

迸溅满天的繁星

耀亮漫漫长夜

从此

红旗漫卷，星火燎原

红 土
■尹 靖

浓烈而又厚重的颜色

藏在绿荫之下

红土映着战士们的脸

战士们像青松挺拔

任凭风吹雨打

烈日招摇在他们头顶

只摹刻了影子在脚下

影子融入那红土

挺立的身影愈发高大

这红土无比坚实

仿佛战士们的脊背

撑起的是崇山峻岭

连接着天边的云崖

红土在阳光里灿烂

战士的深情

在红土开出娇艳的花

也是千万个我

边防兵

边防情

誓言写在石头上

石头是有灵魂的界碑

也是无数个我


